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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四种稀见明抄本看晚明清初白石词集的

流播与阅读

佘 福 玲

　 　 内容摘要:在元陶宗仪抄本《白石道人歌曲》于清雍乾年间重现之

前,黄昇《花庵词选》所选白石词主导着姜夔词的流播与阅读。 四种稀见

明抄本《白石先生词》为重新考察姜夔词在晚明清初的传播提供重要实

证。 其中三种“阙两调”本可印证明末毛晋“白石词盛行于世”之说;南图

本则作为朱彝尊辑本的重要来源,影响了清初诸种白石诗词合编本,该本

中保留的宫调信息又为《钦定词谱》所采录。 不同时期流行的版本面貌

影响着读者的阅读视野,这一差异在浙西词派两代宗主朱彝尊、厉鹗对白

石词的摹习中体现得尤为显著,反映了版本传播和文学接受之间深刻的

互动过程。
关键词:《白石先生词》 　 《花庵词选》 　 明抄本　 朱彝尊　 厉鹗

引言

姜夔是南宋首屈一指的词坛大家,于婉约、豪放之外,别立清雅一宗,
一时从者甚众,余绪远被清初浙西词派。 目前学界对于姜夔词版本的认

识多依循夏承焘厘分的版本谱系①,将现存白石词抄刻本分为“钱希武刻

本”和“《花庵词选》②本”两脉。 其中,“钱希武刻本”一脉由元陶宗仪抄

本《白石道人歌曲》绵延一线,收词 84 首(正集 66 首、别集 18 首),夏承

焘称之为“姜词最全最古之本”③,故特重之。 该本直到清雍正、乾隆年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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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夔著,夏承焘笺校:《姜白石词编年笺校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20 年,第 198—207 页。

 

《花庵词选》乃四库馆臣对南宋黄昇(号花庵词客)所选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《中兴

以来绝妙词选》合编本的概称。

 

姜夔著,夏承焘笺校:《姜白石词编年笺校》,第 210 页。



才由楼敬思于北京购得,转而为多家抄刻,陆钟辉四卷本、张奕枢六卷本

及江炳炎、厉鹗抄本均从此出①。 而“《花庵词选》 本” (以下简称“花庵

本”)一脉,虽有多种明抄本及清初抄刻本留存,却因收词少②,并未受到

当今学界的足够重视。 夏承焘于花庵本系统之下仅列出汲古阁本、陈撰

编刻本(包括曾时灿本、洪正治本)及俞兰刻本三种③;一些学者虽关注到

相关书目对花庵本系统明抄本的著录④,然因未能亲睹,没有展开深入考

察;至今考察白石词版本最多者为宋东晗《姜夔词版本研究》,作者目验

过花庵本系统的石村书屋本《白石先生词》,认为该本“不足为校勘姜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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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白石道人歌曲》流传诸本中,经由周耕余传抄、张奕枢所刻的《白石道人歌曲》六

卷本(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十四年刻本,索书号:04947)较为完善,通常作为白石词

校勘底本。 经由符药林传抄、陆钟辉所刻《姜白石诗词合集》中的《白石道人歌曲》
四卷本(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八年水云渔屋刻本,索书号:A04020)影响颇广,但陆

氏将原本六卷合并为四卷的做法颇致非议(相关研究详参李俊勇:《〈白石道人歌

曲〉陆钟辉刻本初印、后印与影刻考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23 年第 2 期,第 78—88
页)。 符药林抄本之后,又有厉鹗抄本(原本已佚,国家图书馆藏王增祥抄本[索书

号:08484]、浙江大学图书馆藏“小玲珑山馆”本[索书号:善 4 / 244]为其过录本)和

江炳炎抄本(原本已佚,朱祖谋《彊村丛书》[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民国十一年三次补

校本,索书号:X / 811. 708 / 2530. 2 / C4 2]中的《白石道人歌曲》据之刊刻)。 此外,
国图藏清抄本《白石道人歌曲》(索书号:05425)亦出自陶宗仪抄本,由汪世清首次

发现,据蒋凤藻跋语断定为项圣谟手抄(姜夔著,夏承焘笺校:《姜白石词编年笺

校》,第 408—409 页)。
《中兴以来绝妙词选》卷六录“姜尧章”词 34 首。 2017 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《宋本

中兴以来绝妙词选》据国家图书馆藏宋淳祐九年(1249)刘诚甫刻本影印,颇便使

用。 本文引用该书皆据此本。

 

姜夔著,夏承焘笺校:《姜白石词编年笺校》,第 204—206 页。

 

如丘琼荪提及丁丙所藏“明钞一卷本”,根据存词数目推测陈撰本从此本出(丘琼

荪:《白石道人歌曲通考》,音乐出版社,1959 年,第 13 页);饶宗颐《词集考》中著录

“《白石先生词》一卷”,但又将汲古阁本以后诸本视为“自郐以下之本”,并未深入

讨论(饶宗颐:《词集考(唐五代宋金元编)》,中华书局,1992 年,第 186、190 页);王
兆鹏关注楼氏藏陶抄本的传抄、传刻诸本,注意到“明清两代尚流传有几种《白石先

生词》一卷本”(王兆鹏:《词学史料学》,中华书局,2004 年,第 216 页);邓子勉《词

籍文献通考》在“刊本”之外辟出“抄本”一栏,将几种明抄本《白石先生词》列于其

中,但对各本具体情况未加抉发(邓子勉:《词籍文献通考》 上册,东方出版中心,
2024 年,第 569—570 页)。



之善本”①,而未寓目其他抄本。
然而,回归到文献传播及阅读史的层面来看,明末毛晋校刻《白石

词》之跋语称“白石词盛行于世”②,显然不是指“钱希武刻本”一脉中的

任何一种;反倒是花庵本一脉,才是白石词明代至清初传播的重要载体,
并进而影响了清初浙西词派的创作实践,故而有必要结合现存版本,予以

重新检视。

一、“阙两调”本《白石先生词》与花庵本系统:
晚明白石词版本的阅读主流

　 　 白石词最早著录于南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,作“白石词五

卷”③,元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据此著录④,该本今已无考。 张炎《词源》序

称“旧有刊本《六十家词》”中含“姜白石”词⑤,亦无文献可征。
清雍正年间重新现世的《白石道人歌曲》是元陶宗仪抄本,而陶抄本可

以追溯到南宋嘉泰年间钱希武刻本,钱刻原本有《正集》六卷,《别集》应为

后人辑补而成⑥。 陆钟辉本《别集》卷末有赵与訔跋称:“嘉泰壬戌刻于云

间之东岩,其家转徙自随,珍藏者五十载。 淳祐辛亥复归嘉禾郡斋,千岁

令威,夫岂偶然?”⑦嘉泰二年(壬戌,1202),姜夔尚在世,夏承焘认为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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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东晗:《姜夔词版本研究》,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(李俊勇指导),2019 年,第 36 页。

 

姜夔:《白石词》,毛晋编,陆贻典等校:《宋名家词》,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毛氏汲古

阁刊本(索书号:06669),叶十四。

 

陈振孙撰,徐小蛮、顾美华点校:《直斋书录解题》 卷二一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5
年,第 630 页。

 

马端临著,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、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:《文献通考》
卷二四六,中华书局,2011 年,第 6655 页。

 

张炎著,夏承焘校注:《词源注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 年,第 9 页。 与沈义父著,
蔡嵩云笺释《乐府指迷笺释》合一册。

 

现存《白石道人歌曲》张奕枢本卷六末(《别集》卷前)、陆钟辉本卷四末(《别集》卷

前)、《彊村丛书》本卷六末(《别集》卷前)、王增祥本卷六末(《别集》卷前)均有“嘉

泰壬(辰)〔戌〕至日刻于东岩之读书堂,云间钱希武”题识。 四库馆臣疑《别集》18
首为后人掇拾而成(谭新红笺证:《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笺证》,中华书局,2024
年,第 135 页)。
赵与訔:《白石道人歌曲跋》,陆钟辉编:《姜白石诗词合集》下,国家图书馆藏清乾

隆八年水云渔屋刻本,叶五十九。



希武乃姜夔世交,所刻六卷本应为白石手定①。 比照宋元时期的白石词

阅读情况,如南宋刘克庄评价为“佳甚”的平声《满江红》,《后村诗话》收

录姜夔自序及全词②;赵以夫《虚斋乐府》赋咏梅花,仿制《角招》 《徵招》
二首③;元代陆友仁《研北杂志》摘录《庆春宫》词句④,邵亨贞拟《杏花天

(影)》⑤等,这些词或长序皆在《白石道人歌曲》收录范围内,而在黄昇所

选 34 首白石词范围之外,说明《白石道人歌曲》在宋元之际有所流传。
至明代,内阁仍藏有《白石道人歌曲》,《文渊阁书目》著录“《白石道

人歌曲》一部一册完全”⑥,《内阁藏书目录》 著录“ 《白石道人歌曲》 一

册全。 宋庆元间番阳民姜夔奏进乐章” ⑦。 然私家藏书目录中,《白石道

人歌曲》则相对隐没。 叶盛《菉竹堂书目》虽著录“《白石道人歌曲》,一
册”⑧,然该目今传多为伪本,系抄录《文渊阁书目》而成⑨。 赵用贤《赵定

宇书目》载“向丰之、白石、竹屋、履斋等词,一本”􀃊􀁉􀁒,则似为合编本。
值得关注的是,明中后期私家藏书中出现了一些题为《白石先生词》

的抄本。 旧题“西涯主人”(李东阳)所编《南词》最早见于明人李廷相双

松堂家藏目录,记为“《南词》二套,钞,八十五本”􀃊􀁉􀁓,原书凡词集六十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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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夔著,夏承焘笺校:《姜白石词编年笺校》,第 198 页。

 

刘克庄著,辛更儒笺校:《刘克庄集笺校》卷一七七,中华书局,2011 年,第 6860—
6861 页。

 

赵以夫:《虚斋乐府》卷上,《四部丛刊三编》景宋抄本,上海商务印书馆,1935 年,叶六。

 

陆友仁:《研北杂志》卷下,国家图书馆藏明项德棻宛委堂刻本(索书号:11097),叶
四十三。

 

邵亨贞:《蚁术词选》卷一,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十四年(1888)临桂王氏四印斋

刻本(索书号:X / 811. 708 / 1073:2),叶二。 按,邵亨贞词中,除了明确标示为“拟白

石”的作品外,尚有《霓裳中序第一》《角招》等白石创调(邵亨贞:《蚁述词选》卷四,
叶六)。 邵亨贞与陶宗仪相善,曾为《南村辍耕录》作序,或曾亲睹《白石道人歌曲》。

 

杨士奇等:《文渊阁书目》卷十,冯惠民等选编:《明代书目题跋丛刊》上册,书目文

献出版社,1994 年,第 114 页。

 

孙能传等:《内阁藏书目录》卷五,冯惠民等选编:《明代书目题跋丛刊》上册,第 531 页。
叶盛编:《菉竹堂书目》下册“诗词集”,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(索书号:线善 832414-15)。

 

详参张雷:《〈菉竹堂书目〉的真本和伪本》,《江苏图书馆学报》1998 年第 3 期,第
52—53 页。

 

赵用贤编:《赵定宇书目》“词”,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(索书号:线善 801760)。
李廷相:《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目录》,冯惠民等选编:《明代书目题跋丛刊》上册,
第 1206 页。



种、八十七卷。 今存明末清初抄本,凡四十二种、四十九卷,已非全帙。 因

此书“凡汲古阁已刻者不录”①,故总目中虽有“《白石先生词》一卷”②,
正文却无载。 幸而尚有另外四种词集丛编中存有《白石先生词》:

1. 绍兴图书馆藏《宋元明词》(索书号:善 0067 / 00024,以下简称“绍

图本”)。 此本一名《百家词》,与天津图书馆藏明吴讷编《唐宋名贤百家

词》有所出入,其中《白石先生词》仅见于绍图本。 绍图本第四册封底纸

张存留两盐课司大使正德十年(1515)、正德十三年到任信息,故该本抄

写时间可能在正德十三年稍后。
2. 国家图书馆藏石村书屋抄《宋元明三十三家词》 (索书号:15663,

以下简称“石村书屋本”)。 此本原为郑振铎旧藏,抄写时间尚难考订,但
从集中大量“竹垞”“遗谷”“瑶星”等钤印③来看,该本明末清初时已在文

人间广泛流传。
3. 日本静嘉堂藏《白石先生词　 克斋词》 (一八函,八架,以下简称

“静嘉堂本”)。 此本乃姜夔《白石先生词》与沈端节《克斋词》合编本,为
陆心源皕宋楼旧藏。 《皕宋楼藏书志》著录为“旧抄本”④。

4. 南京图书馆藏《宋二十家词》 (索书号:GJ / EB / 112020,以下简称

“南图本”)。 此本原为许周生所藏,后为丁丙购得,含《宋十六家词》八册

与《四库附存》一册。 其中《白石先生词》为《四库附存》的最后一种,丁
丙判定为明抄本⑤。

现存四种抄本中,绍图本、石村书屋本、静嘉堂本《白石先生词》目次

基本一致,均收词 32 首,依宫调排次⑥。 三本中《扬州慢》一首小序末都

有“此后凡载宫调者并是自制曲”句,与《花庵词选》所载相同,而《白石道

人歌曲》一系则无,故可将之归入花庵本系统。 与黄昇所选 34 首白石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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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大学图书馆编:《大仓文库粹编·名家钞校本》第 90 册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20
年,第 34 页。

 

北京大学图书馆编:《大仓文库粹编·名家钞校本》第 90 册,第 29 页。

 

“竹垞”为朱彝尊(1629—1709)之印,“遗谷”为周在浚(1640—1696)之印,“瑶星”
为张怡(1608—1695)之印。

 

陆心源:《皕宋楼藏书志　 皕宋楼藏书续志》卷一一九,中华书局,1990 年,第 1346 页。
丁丙著,曹海花点校:《善本书室藏书志(外一种)》卷四十,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6
年,第 1754—1755 页。

 

《白石先生词》宫调信息应从《花庵词选》而来,但又多歧异处,多有《花庵词选》未

注明宫调而该本依前调编入某一宫调者。



相较,三本序次与之基本一致(唯“探春慢”并未列于第一首,位于第 24
首),且三本均阙《湘月》《点绛唇》两调,与毛晋《白石词》跋语所谓“白石

词盛行于世,多逸‘五湖旧约’ (《湘月》) 及‘燕雁无心’ (《点绛唇》) 诸

调”①之说相符,可见毛晋所谓“盛行于世”的残缺之本确有其实。 姑将

这种存词 32 首的白石词本统称为“阙两调”本。 “阙两调”本至今尚有三

种存世,可见其于明末清初传播之盛。
从排次顺序、题序删减和异文情况来看,三本存在同源关系。 比勘异

文,三本一致并与《花庵词选》相合者,如《翠楼吟》中“花娇英气”,张奕

枢本《白石道人歌曲》作“花消英气”,《解连环》中“玉鞍重倚”,张奕枢本

作“玉鞭重倚”等;三本一致而与《花庵词选》 《白石道人歌曲》不同者,如
《扬州慢》中“村郎俊赏”,《花庵词选》 《白石道人歌曲》作“杜郎俊赏”,
《小重山令》中“香远茜红归”,《花庵词选》《白石道人歌曲》作“香远茜裙

归”等。 三本中不少阙文位置也几乎一致,其中《蓦山溪》 《齐天乐》 《探

春慢》三首阙文尤多,以《探春慢》上阕为例(见表 1):
表 1　 各本《探春慢》上阕异文表

绍图本 石村书屋本 静嘉堂本 《花庵词选》 《白石道人歌曲》

乱鸦送□ 乱鸦送□ 乱鸦送□ 乱鸦送日 乱鸦送日

□□回旋当□ □□回旋当□ □□回旋当□ 风沙回旋平野 风沙回旋平野

谁念浓□□ 谁念浓□□ 谁念浓□□ 谁念漂零久 谁念漂零久

谩赢□幽怀难写 谩赢□幽怀难写 谩赢□幽怀难写 谩赢得幽怀难写 谩赢得幽怀难写

三本《白石先生词》的同源关系显而易见,那么,三本之间是否存在直接

的传抄关系呢? 判断三本关系,关键在于各本之间是否存在彼此独立的异

文。 其中绍图本讹文、脱漏最多,似未足作为抄写底本,异文为别本所无

者,如《一萼红》中“金盘簇燕”作“全盘族燕”、《忆王孙》中“两绸缪”作“绸
缪”等。 石村书屋本抄写更精,但也存在不少脱误情况,如《暗香》中“千树

压西湖寒碧”脱“千树”两字,《凄凉犯》中“不肯寄与”脱“与”字等。 相对来

说,静嘉堂本最善,偶有形讹,如“小重山令”误为“小童山冷” (另两本作

“小重山冷”),“解连环”作“辞连环”(另两本不误);《鬲②溪梅令》中“又恐

春风归去绿成阴”与绍图本“尺恐春风归去绿成阴”、石村书屋本“只恐春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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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夔:《白石词》,毛晋编,陆贻典等校:《宋名家词》,叶十四。
鬲,三本都误作“高”。



归去绿成阴”不同,而与《花庵词选》一致。 以上可见,三本之间存在相互独

立的异文,因此不存在直接的传抄关系。
由此可以推断,三种存词 32 首的《白石先生词》应当分别抄自某个

“阙两调”的祖本,而祖本源出黄昇所选 34 首白石词。 “阙两调”本《白石

先生词》的流传,为毛晋“白石词盛行于世”之说提供了直接证据。
毛晋《白石词》跋中又称:“前人云:‘花庵极爱白石,选录无遗。’既读

《绝妙词选》,果一一具载,真完璧也。”①其中,“前人云” 可考知为卓人

月、徐士俊编《古今词统》 所谓“花庵《绝妙词选》,凡白石所作,具载无

遗”②。 由此可见,尽管收词 84 首的《白石道人歌曲》一册本见载于明代内

阁书目,但到明末,黄昇《花庵词选》所选 34 首白石词已被视为全帙。 《花
庵词选》在明代的传刻盛行之本为万历二年(1574)舒伯明据宋本所刻《中
兴以来绝妙词选》十卷及万历四年续刻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十卷,万历四

十二年秦嵎据舒本重刊,毛晋汲古阁本《白石词》也以舒本为底本。 “阙两

调”本《白石先生词》应为《花庵词选》析出的单行本,在明代较为流行。
目录、版本的考察反映的是文献的客观条件,人们真实的阅读情况如

何,还需深入选本、批评等文学接受作品中予以考量。 与黄昇《花庵词

选》同时代的《阳春白雪》选白石词 11 首,其中有 3 首(《月下笛》 《点绛

唇·金谷人归》《浣溪沙·钗燕笼云》)逸出花庵本范围,而见于《白石道

人歌曲》。 但随着晚宋典雅词派的兴起,花庵本所选 34 首白石词逐渐成

为白石词阅读的主流。 周密《绝妙好词》选白石词 13 首,皆在花庵本所

选范围之内。 张炎《词源》 及其弟子陆辅之《词旨》 推尊姜夔,多有评

论③,均不出花庵本所选范围。
在张炎之后,花庵本所选白石词成为历代批评的焦点。 元末顾瑛

《制曲十六观》评白石词多沿袭张炎词论④。 及至明代,杨慎《词品》论白

石词首段抄撮黄昇题词,摘选词句异文形态同花庵本⑤。 虽然明代风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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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夔:《白石词》,毛晋编,陆贻典等校:《宋名家词》,叶十四。

 

卓人月选、徐士俊参评:《古今词统》卷十一,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六年(1633)
刻本(索书号:SB / 811. 708 / 2187),叶三十二。

 

张炎著,夏承焘校注:《词源注》,第 17 页。 陆辅之述:《词旨》,北京大学图书馆藏

清光绪十四年( 1888) 临桂王氏四印斋刻本(索书号:X / 811. 708 / 1073 / C4:1),叶
二、三、七。

 

顾瑛:《制曲十六观及其他三种》,商务印书馆,1939 年,第 2 页。

 

杨慎撰,王大厚笺证:《升庵词品笺证》卷四,中华书局,2018 年,第 314—315 页。



的《草堂诗余》并未收录白石词,但“草堂”系列中时现白石词身影:顾从

敬《类选笺释草堂诗余》续选收入《惜红衣》 《琵琶仙》两调①;沈际飞《草

堂诗余别集》沿用顾本体例,增入白石词 7 首,《发凡》 云“博综《花间》
《樽前》《花庵》”②,《琵琶仙》眉批复蹈张炎词论③。 《花草稡编》作为明

人选唐宋词数量最多的词选,收录白石词 18 首,题序删减情况亦同花庵

本④。 可见,花庵本所选白石词即为明代白石词阅读的主流。
明末,毛晋汲古阁刻《宋名家词》中的《白石词》将花庵本所选 34 首

白石词系统定型,集前有“花庵词客”题词,集后有毛晋跋语、黄仪校语。
汲古阁本《白石词》成为清代不少读者阅读白石词的初始读本,也是清初

几种白石词本“宣称”的辑佚基础,更是朱彝尊《词综》选录白石词的来

源。 如果说白石词在南宋和清初各有一次经典化的过程⑤,那么两次地

位抬升涉及的文献文本皆与花庵本所选白石词密切相关。

二、朱彝尊辑本的承嬗:
南图本《白石先生词》与三种清代合编本

　 　 在汲古阁将花庵本所选白石词定型之后、陶宗仪抄本《白石道人歌

曲》重现之前,白石词的版本仍然迭出新变。 这一时段需要注意的是南

图本《白石先生词》的深远影响以及朱彝尊辑本的关键作用,清初柯崇朴

抄本、俞兰刻本、陈撰本等白石诗词合编本皆与之相关。
与前述三种“阙两调”本不同,南图本《白石先生词》收词 54 首,文本

来源较为复杂。 该本《扬州慢》 小序末亦有“此后凡载宫调者并是自制

曲”句,可见源出花庵本系统。 同时,该本亦与三种“阙两调”本相近。 在

词调编次和题序删减上,四本均自《一萼红》 始,词调排序基本一致,唯
《齐天乐》《法曲献仙音》等五首在南图本中相对后置;在阙文上,四本《探

春慢》中脱讹基本一致,如上文表 1 所示;在异文上,四本亦有多处一致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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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从敬辑,钱允治笺释:《类选笺释草堂诗余》续选卷下,国家图书馆藏万历四十二

年(1614)刻本(索书号:16925),叶二十一、二十六至二十七。

 

沈际飞、钱允治等编:《草堂诗余四集·正集》 发凡,国家图书馆藏明万贤楼刻本

(索书号:18996),叶四。

 

沈际飞、钱允治等编:《草堂诗余四集·续集》卷下,叶二十八。

 

陈耀文纂:《花草稡编》,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一年(1583)刻本(索书号:07870)。

 

详参郁玉英:《姜夔词史经典地位的历史嬗变》,《文学评论》2012 年第 5 期,第 75—
83 页。



南图本中不乏如“村郎俊赏” “香远茜红归”等“阙两调”本特有的异文。
故而可知,南图本《白石先生词》是在“阙两调”本的基础上增辑而成的。

至于南图本羡出的 22 首词,尚无明确的文本来源。 其中一部分如

《诉衷情令·端午宿合路》等 11 首,与《白石道人歌曲》内容一致,应为姜

夔所作。 另外 11 首未收入《白石道人歌曲》,多依前调排次,且多在词集

后部,存在补辑痕迹,当为羼入之词。 其中可考知作者的有 8 首①,在清

代以前词选中,均未见有题为“姜夔”所作者。 另外 3 首出处尚难考察。
值得注意的是,这些羼入之词同样被收入清代三种存词 58 首的白石诗词

合编本中,这为考察各合编本的文本来源提供了直接线索②。
(一)柯崇朴抄本系朱彝尊辑本孑遗

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《白石道人诗集》 《白石先生词集》合编本

(索书号:LSB / 454),系李盛铎旧藏,钤有“麐嘉馆印”等印。 卷首有柯崇

朴康熙二十四年(1685)序文,曰:“右白石道人诗集一卷,系宋刻旧本,朱
检讨竹垞向总宪徐立斋先生借抄得之,其长短句则竹垞即虞山毛氏所刻

宋词乐章集,更旁采诸书,合得五十八首为一卷,复以其所为《大乐议》
《续书谱》《兰亭(祓)〔跋〕》 《禊帖偏傍考》 《诗说》并附其后。”说明该书

为朱彝尊所辑(以下简称“朱彝尊辑本”),其中诗集据徐元文所藏宋本移

录,词集则是兼采毛氏汲古阁词集及他书而成,共辑得白石词 58 首。 序

中又有“余既转写之,因述其始末如此”云云,落款“康熙乙丑孟秋下浣题

于东鲁道中”,其下有“柯崇朴印”“敬一”二章,可见该本系柯崇朴过录朱

彝尊辑本而成(以下简称“柯抄本”)。 考朱彝尊、柯崇朴行迹,两人在康

熙二十四年确有交往。 《圣宋文选》前有柯崇朴序云“乙丑岁至京师,朱
检讨竹垞过余寓舍,因以访之,转假得是书”③,该书亦为昆山徐立斋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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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别为《蓦山溪·题梅》(曹组)、《蓦山溪·咏情》 (黄庭坚)、《点绛唇·和吴见山

韵》(吴文英)、《点绛唇·草》(林逋)、《法曲献仙音·春晚》(楼采)、《念奴娇·月》
(韩驹)、《念奴娇·素娥睡起》(姚孝宁)、《催雪·赋题》(丁葆光)。

 

夏承焘曾以洪正治本校俞兰刻本(姜夔著,夏承焘笺校:《姜白石词编年笺校》,第
205—206 页)。 汪世清首次发掘北大藏清抄本,并推测陈撰本可能据朱彝尊辑本

或其传抄本而刻(姜夔著,夏承焘笺校:《姜白石词编年笺校》,第 411—412 页)。 丘

琼荪曾推论陈撰本源自南图本(丘琼荪:《白石道人歌曲通考》,第 13 页)。 但以上

诸人均未亲见南图本,故未能将多种抄刻本汇齐并勘。
转引自沈初等撰,杜泽逊、何灿点校: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》 上,上海古籍出版社,
2019 年,第 508 页。



藏,应为朱彝尊在同一时期与《白石道人诗集》一同转借抄录。
需要说明的是,朱彝尊辑本虽在后世流传中声渐不闻,但清初应在一

定范围内有所传播。 陆钟辉在乾隆八年所刻《姜白石诗词合集》序中提

及“乐章自黄叔旸所辑《花庵绝妙词选》二十余阕外,流传者寡;虽以秀水

朱竹垞太史之搜讨,亦未见其全”①,说明其对朱彝尊搜辑白石词一事有

所了解。 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《白石道人诗集》 《白石先生词集》合编本

(索书号:10326),钤有“谦牧堂藏书记” “兼牧堂书画记”印,可知曾为纳

兰揆叙旧藏。 该本《白石先生词集》收词 57 首,较柯抄本缺《庆春宫》(残

句)一词,其余词目、题序皆同。 朱彝尊与纳兰氏交游甚密,此本也应出

自朱彝尊辑本。 曹炳曾《书姜白石集后》云:“小阮谔廷近从其外家郡城

陆氏借得钞本,为前辈钱君介维所藏,焦征君广期校阅者,计共五十八

阕……兹本有诗二百余首,杂著数种,是可宝也。”②该抄本今虽不存,但
结合“有诗二百余首,杂著数种”和词“共五十八阕”等信息可推知,该本

亦属于朱彝尊辑本系统。
朱彝尊辑本原本不存,考虑到柯、朱二人的词学密友关系,可以将柯

抄本视为目前最能反映朱彝尊辑本原貌的本子。 因此,下文讨论各本关

系时均以柯抄本作为具体参考对象。
(二)俞兰刻本同出朱彝尊辑本

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武唐俞兰刻《白石诗钞》不分卷《词钞》一卷(索书

号:rb0720,以下简称“俞刻本”),《诗钞》下题“武唐吴淳还迕侬编订”,
《词钞》前有柯煜、吴淳还、黄昇序,目录下题“武唐俞兰圣梅校阅,陈大经

弘道一字理亭参详”,目录后有俞兰跋文。 该本卷首的柯煜序文尚乏学

人关注,今移录于下:
余年十七八,日事填词,其于白石老仙手胝口沫,服习之深,不翅

冬之炉、夏之翣也。 于时《暗香》《疏影》,臧获皆呻吟之。 犹忆乙丑

秋夜,凉蟾满庭,余与钱孺人缀辑(萧)〔箫〕谱,小婢缝云凭阑私语,
曰“此真旧时月色也”。 钱孺人匿笑不止,余曰“小红低唱我吹箫”,
岂知五百年后又添此一段词话耶? 顾余所及见者,惟花庵《绝妙词》
所载耳。 适舍人伯父自京师归,钞得平调《满江红》诸阕,为之狂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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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钟辉:《姜白石诗词合集序》,陆钟辉编:《姜白石诗词合集》上,叶一。
曹炳曾:《放言居诗集》卷六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 272 册,齐鲁书社,1997
年,第 735—736 页。



累月,胜获真珠船矣。 其后戊辰,余洗心学佛,乙亥在京师,又有事于

学仙,于是忏除绮语,唐捐昔梦。 巾箱棐几,非贝多之语,即藻笈之

书,而姜氏一编,亦复散佚无存。 余友吴子改庵藏弆斯集,加以搜辑,
独为完备,而余表侄俞子圣梅雅有倚声之癖,两人同心商榷,将取姜

氏词镂版行世,属余题其端。 余翻阅数四,回忆二十年情事,恍如隔

世,盖不待探羊氏之环、拾永师之纸而已,俯仰苍茫,百端交集。 因念

吴子奥学惊才,压倒侪偶,而近来息影逃禅,至以“改庵”自号,其微

意殆可想见。 若圣梅,年少耽嗜声律,其情寄欣赏,颇与余畴曩相似,
第不知更阅二十年,其况味又当何如也。 白石之诗,独开异境,当时

诚斋、千岩、石湖交推重之,今改庵、圣梅将并梓以传,独余于白石之

词则以其习之久而嗜之专也,故尤乐道之。 香藏道人柯煜。①

序中自言少时所能见白石词者“惟花庵《绝妙词》所载耳”,“适舍人伯父

自京师归,钞得平调《满江红》诸阕,为之狂喜累月”,其“舍人伯父”正是

时任内阁中书舍人的柯崇朴,而其自京师归来的时间“乙丑秋”,也与柯

抄本序言落款“康熙乙丑孟秋下浣”一致。 柯煜序中虽言及柯崇朴抄得

《满江红》事,但似乎并未寓目朱彝尊所辑 58 首的原始形态。 而吴淳还

序曰“常熟毛氏汲古阁本,于姜氏一家,仅据《中兴绝妙词选》 载三十四

阕,其为不全不备可知。 余尝以暇日广搜远辑,更得散见者廿四阕,合之

共计五十八阕,录成一帙。 中年无欢,聊代丝竹而已。 一日,俞子圣梅过

余小斋,读而善之,遂付诸梓”②,自称是在花庵本 34 首基础上搜辑而成

58 阕本的。 该本未题年月,因俞兰跋语云“玉田《山中白云词》钱塘龚氏

已有刻,惟白石词则尚缺然,洵为恨事。 爰加校勘,镂版以行”③,不少书

目遂以龚翔麟刻《山中白云词》的时间为准,将俞刻本粗略定为康熙年间

本。 如今,根据柯煜序文“乙丑(1685)秋夜” “回忆二十年情事”云云,可
以推断该本大致刻于康熙四十四年(1705)左右,时间在柯抄本之后。

那么,柯抄本、俞刻本之间是否存在关系,它们与南图本的关系又如

何? 尽管柯崇朴序称朱彝尊辑白石词的基础是毛氏汲古阁词集,但从词

目来看,柯抄本前 54 首与南图本一致,羼入词也照收,南图本《白石先生

词》应为朱彝尊“旁采诸书”的重要参考。 与南图本所收 54 首白石词相

801

①

②

③

 

姜夔著,吴淳还编订:《白石词钞》卷首,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武唐俞兰刻本,叶一。

 

姜夔著,夏承焘笺校:《姜白石词编年笺校》,第 231 页。

 

姜夔著,夏承焘笺校:《姜白石词编年笺校》,第 231 页。



较,柯抄本多出《满江红》、《鹧鸪天·元日》、《浣溪沙·春怀》、《庆春宫》
(残句)四首,又符合柯煜所言其伯父“钞得平调《满江红》 诸阕” 之事。
此外,柯抄本与南图本之间存在多处相同的异文,如《花庵词选》及静嘉

堂本《齐天乐》 “一声声更苦” 一句,绍图本、石村书屋本作“一声□更

去”,南图本、柯抄本俱作“奈声声更苦”;又如,《花庵词选》及“阙两调”
本《玲珑四犯》一首,南图本、柯抄本俱作“四犯玲珑”等,均可辅证柯抄本

(朱彝尊辑本)源出南图本。
俞刻本收词 58 首,与柯抄本同,但在词调排序上则按照字数排列。

与过录自朱彝尊辑本的柯抄本相较,俞刻本在题序删减上与之几乎一致,
如《满江红》一首,《花庵词选》及“阙两调”本、南图本均无,俞刻本柯煜

序称平调《满江红》由柯崇朴自京师抄得,柯抄本中有题序“自序:《满江

红》旧词用仄韵,多不叶律。 如‘无心扑’三字,歌者将‘心’字融入去声,
方协音律。 予欲以平韵为之,久不能成。 因泛巢湖,祝曰:‘得一席风,当
以平韵《满江红》为神姥寿。’言讫,风与帆俱驶,顷刻而成。 末句云‘闻佩

环’,则协律矣”,俞刻本题序与之一致。 正文中,俞刻本与柯抄本也存在

不少相同的异文,如《探春慢》“乱鸦迷日”,别本作“乱鸦送日”;《小重山

令》“斜横花自小”,别本作“斜横花树小”等。 故而,吴淳还序中所谓“更

得散见者廿四阕”,或非从各本辑出,而是直接或间接参阅朱彝尊辑本。
以上可证,柯抄本、俞刻本皆出自朱彝尊辑本,而朱彝尊辑本的重要

来源即为南图本。
(三)陈撰本亦出自朱彝尊辑本

清初白石诗词合编本中,陈撰本较柯抄本、俞刻本传播范围更广。 康

熙五十三年,陈撰完成白石诗词的编刊工作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存目提及的

“《白石词集》一卷”①即此。 康熙五十七年,曾时灿以陈撰诗词合刻本付之

广陵书局刊刻。 雍正五年(1727),洪正治又据陈撰校勘本覆刊白石诗词合

刻本,乾隆三十六年(1771)重刻。 由于曾时灿本、洪正治本均以陈撰编刊

本为底本,故又有“二陈本”之称。 夏承焘曾将俞刻本与洪正治本对校,指
出两本次序虽异,首数则符,又据俞刻本羼入词题下注“一刻林君复”等洪

本所无者,推断俞刻本“或亦用陈本,并非出于淳还之‘广搜远辑’”②。 然

从付梓时间来看,俞刻本约刻于康煕四十四年,在二陈本之前;“一刻”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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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非俞刻本独有,南图本天头、柯抄本题下及天头均有类似内容①,俞刻本

的“一刻”标注应是从南图本、柯抄本沿袭而来。
那么,陈撰本是否同样出自朱彝尊辑本呢? 从词目、题序来看,二陈本

与柯抄本、俞刻本均收词 58 首,较南图本多出四首,且二陈本与柯抄本次序

完全一致。 南图本中,《法曲献仙音》一首在调下注“俗名大(江)〔石〕,黄
钟商”,题作“秋感”,而该词在《花庵词选》中题作“张彦功官舍”,未注宫

调;三种“阙两调”本《白石先生词》均无题注。 柯抄本作“俗名大江,黄钟商

〇秋感张彦功官舍”,词题绾合南图本与《花庵词选》;俞刻本准此题注,同
时将“大江”改正为“大石”。 而二陈本在柯抄本基础上均添“《绝妙词》作

(张彦功官舍)”一句,宫调注中曾时灿本仍作“大江”、洪正治本改正为“大
石”,说明陈撰本在参考朱彝尊辑本的基础上,曾与《花庵词选》校勘,洪正

治再版中不少脱讹也得以补正。 不过,二陈本中仍然有部分异文透露出

文本来源的痕迹,如《齐天乐》首句,《花庵词选》及“阙两调”本、《白石道

人歌曲》均作“庾郎先自吟愁赋”,南图本于“先”字下小注“去声”,柯抄

本、曾时灿本、洪正治本亦有“去声”小注,俞刻本该句无小注。 因此可以

判断,陈撰本与柯抄本相近,亦从朱彝尊辑本出,可导源于南图本。
以上可见,南图本《白石先生词》影响深远,尤以朱彝尊辑本为中心,

传抄、传刻颇丰。 朱彝尊辑本至迟于康熙二十四年完成,在汲古阁本《白

石词》(以花庵本为底本)34 首的基础上参考南图本增至 58 首,成为柯抄

本、俞刻本、陈撰本等清代白石诗词合编本的直接来源。 考虑到朱彝尊入

朝为官后,词学活动渐歇,因此该本多为友人间传抄而并未付梓便不难理

解了。 然而,借助朱彝尊的声名及核心交游圈层,朱彝尊辑本中的宫调信

息又通过词谱编撰得以传诸后世。
朱彝尊辑本系统下的诸本中有 8 首词调标有宫调,实源于南图本《白

石先生词》,为《花庵词选》所无。 其中《八归》注“夹钟商”,《四犯玲珑》
(《玲珑四犯》)注“黄钟商”,《水龙吟》注“俗名越调,无射商”,《齐天乐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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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“俗名正宫,黄钟宫”,《法曲献仙音》注“俗名大石 / 江,黄钟商”①,《琵

琶仙》注“黄钟商”,《月上海棠》注“夹钟商”,《喜迁莺》注“(大) 〔太〕簇

宫,中管高”。 检张奕枢本《白石道人歌曲》,此 8 首宫调无载;陆钟辉本

中《法曲献仙音》《琵琶仙》所载宫调与南图本同,《玲珑四犯》注“此曲双

调,世别有大石调一曲”②。 陆钟辉曾云“虽以秀水朱竹垞太史之搜讨,亦
未见其全”,说明他也寓目过朱彝尊辑本,宫调信息应从此出。 与其他传

世词籍比照,亦不乏可相互印证者。 检历代词集中标注宫调者,如国图藏

宋刻本《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》 (索书号:08740),其《水龙吟》 注为“越

调”,《齐天乐》注为“正宫”,《法曲献仙音》注为“大石”,皆与南图本相

同;《玲珑四犯》注为“大石”,而“大石”正是“黄钟商”律名的俗称。 说明

南图本 8 首词调中有 4 首所注宫调与宋本相同。 再如国图藏卷末题为

“万历廿六年置”的明抄本《梦窗词集》 (索书号:07867),其中《水龙吟》
《齐天乐》《法曲献仙音》《喜迁莺》4 首与南图本标注内容完全一致,且该

本《法曲献仙音》调下注“俗名大江,黄钟商”,其中“大江”亦为“大石”之

误,与南图本同出一辙。
这些宫调是否完全反映白石词原初面貌尚难定论,但它们随着康熙

年间白石词集的传布,对清代词谱之学产生重要影响,有必要厘清源流始

末。 成书于康熙二十六年的万树《词律》并未收入这几种宫调信息。 而

成书于康熙五十四年的王奕清《钦定词谱》对南图本中 8 首宫调皆有沿

用,如《钦定词谱》中《喜迁莺》调下云“自注太簇宫,俗名中管高宫”,《月

上海棠》调下云“姜夔《白石词》注夹钟商”,《法曲献仙音》调下云“姜夔

词注大石调”,《玲珑四犯》调下云“姜夔又有自度黄钟商曲”,《琵琶仙》
调下云“姜夔自度黄钟商曲”,《水龙吟》调下云“姜夔词注无射商,俗名越

调”,《齐天乐》调下云“姜夔词注黄钟宫,俗名正宫”,《八归》调下云“姜

夔自度夹钟商曲”③,且将这些宫调视为姜虁自注性质。 参与《钦定词

谱》编纂的人员中实际学术贡献较大的是分纂官楼俨,而楼俨师出朱彝

尊,据学者研究,《钦定词谱》中收录的《历代诗余》不载之词“很多是稀见

111

①

②

③

 

柯抄本、曾时灿本作“大江”,俞刻本、洪正治本作“大石”。

 

《白石道人歌曲》卷三,陆钟辉编:《姜白石诗词合集》下,叶八。

 

王奕清等编:《钦定词谱》,天津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四年(1715)内府刻朱墨套印

本(索书号:87294
 

87154),卷六,叶十八;卷十六,叶六;卷二二,叶十七;卷二七,叶
十二;卷二八,叶二十六;卷三十,叶七;卷三一,叶十一;卷三六,叶十四。



的抄本,是楼俨从朱彝尊处抄得”①,因而可以根据这些宫调信息推断,
《钦定词谱》编纂期间,楼俨尚未得见《白石道人歌曲》,而是利用朱彝尊

辑本完成白石词的编录工作。 此外,由于厉鹗曾披览曾时灿本,《绝妙好

词笺》中《玲珑四犯》“黄钟商”②宫调信息亦从此出。

三、白石词抄刻谱系重绘及流播阶段划分

既往研究中对花庵本系统的源流梳理尚未充分③,有必要纳入稀见

明抄本与清初抄刻本重新绘出谱系。 考虑到清代《白石道人歌曲》重出

于雍乾年间,此后较为风行,因此本文将版本谱系图的时间范围划定在

“乾隆以前”。 在这期间,还有一种明抄本需要特别说明。
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紫芝漫抄《宋元名家词》 (索书号:LSB / 175)中的

《白石词选》,题曰“螺川陈元龙少章编”,收词 62 首,且多注宫调,文本来

源较为复杂。 夏承焘曾谓此本“编中于有旁谱各词,皆题‘自制曲’,列于

无谱诸词之后;而《暗香》《疏影》二首,独拔冠全编,既已自乱其例;又《扬

州慢》小序后缀一语云:‘此后凡载宫调者,并是自制曲。’此实沿用《花庵

词选》之文,而与其目录次第,乃相戾违”④,实际上,该本目录次第与《白

石道人歌曲》正集部分更为接近。 宋东晗发现“紫芝漫抄本所缺四首为

《白石道人歌曲》中六首〔浣溪沙〕连贯的前四首,因此有可能为紫芝漫抄

所据底本缺页所致”⑤。 而从校勘结果来看,紫芝漫抄本异文虽多有与

《白石道人歌曲》本一致者,但仍有不少存于《花庵词选》的异文,如《扬州

慢》中“算如今” (《白石道人歌曲》作“算而今”),《解连环》中“玉鞍重

倚”(《白石道人歌曲》作“玉鞭重倚”)等。 总之,紫芝漫抄本《白石词选》
部分来源于《花庵词选》,逸出花庵本部分又多有《白石道人歌曲》 本

痕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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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夔著,夏承焘笺校:《姜白石词编年笺校》,第 222 页。
宋东晗:《姜夔词版本研究》,第 34 页。



通过对由明及清白石词版本的梳理可知,毛晋所谓“白石词盛行于

世”确有其事,多部“阙两调”的《白石先生词》明抄本即其证据。 清代前

期,白石词的传布仍以花庵本一系为主。 花庵本系统之下,又以“阙两

调”本《白石先生词》和朱彝尊辑本影响最盛,存词 54 首的南图本在这两

个子系统之间起到枢纽作用。 综合四种《白石先生词》的抄本情况及各

本序跋留存的流通信息,可重绘清代乾隆以前白石词的抄刻流传谱系

(见图 1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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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:1. 本文研究以花庵本系统为主,故“钱希武刻本”系统下所录较为简略。

2. 各本中存世者以实线框出,佚失者用虚线。

3. 各本之间关系,明确为直接来源者用实线,文献难征者用虚线。

4. 由于篇幅所限,各本多用简称,括注存词数量。

图 1　 清乾隆以前白石词抄刻本谱系　 　 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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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到清代前期白石词的版本流传情况,则可以康熙二十四年

(1685)、雍正十年(1732)为节点分为三个时段。 康熙二十四年以前,白
石词多以花庵本系统 30 余首的形式传布于世;自朱彝尊辑本完成,58 首

的白石词(含羼入词)版本开始在文人间流传;雍正十年以后,楼敬思家

藏《白石道人歌曲》为周耕余、符药林抄写,至乾隆八年(1743)陆钟辉刻

四卷本、乾隆十四年张奕枢刻六卷本,《白石道人歌曲》得以刊行流布。
清代姜夔经典地位抬升,多赖朱彝尊的推扬之力。 而朱彝尊又将重

新揄扬白石之功归诸曹溶,《静惕堂词序》云:“先生搜辑南宋遗集,尊曾

表而出之。 数十年来,浙西填词者,家白石而户玉田,舂容大雅,风气之

变,实由先生。”①《佳趣堂书目》中载“《姜白石词》一卷,曹秋岳选定”②,
遗憾的是,曹溶选定的白石词本现已无考。 康熙十七年,朱彝尊等人所编

《词综》初刻,康熙三十年增补刊行。 《词综》选姜夔词 22 首,汪森补入 1
首,朱彝尊倡言“词至南宋始极其工,至宋季而始极其变,姜尧章氏最为

杰出”③。 此后,《词综》又成为多部清代词选的重要选源,如先著、程洪

所编《词洁》等翕然宗之。
在康熙二十四年朱彝尊辑本编成以后,应有一定的传播,但实际阅读

仍存在延迟。 康熙四十六年编定的《历代诗余》以《词综》为参考,仍选用

花庵本为底本,将其中白石词悉数选入。 而康熙五十四年的《钦定词谱》
所录白石词已经突破花庵本所选 34 首范围,并录入南图本至朱彝尊辑本

一系特有的宫调信息。 雍正十年以后,《白石道人歌曲》重见天日,直到

乾隆年间才较为广泛地为多家抄刻。 与此同时,朱彝尊辑本之下的洪正

治本风流未歇。 江炳炎于乾隆二年借抄《白石道人歌曲》,序称“白石词

世不多见,洪陔华先生获藏本,刻于真州,于是近日词人稍知南宋有姜尧

章者”④。 乾隆二十一年,江春补刊陆钟辉本。 乾隆三十六年,洪正治本

再版。 清代中后期是《白石道人歌曲》抄刻的黄金时期,夏承焘称:“清代

传刻传写共三十余本,大半出于陶钞,而以陆钟辉本流行最广,传刻最多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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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彝尊:《静惕堂词序》,陈乃乾辑:《清名家词》第 1 卷,上海书店,1982 年,第 1 页。

 

陆漻:《佳趣堂书目》,辽宁省图书馆藏清宣统元年( 1909) 青丝栏抄本(索书号:
4815)。
朱彝尊、汪森辑:《词综》卷首,国家图书馆藏汪氏裘杼楼刻本(索书号:18896),叶五。
姜夔:《白石道人歌曲》,朱祖谋辑:《彊村丛书》,叶一。



张奕枢刊本与江炳炎钞本亦出于陶钞,而行世较晚。”①其中流传最盛的

陆钟辉本也有参校花庵本的痕迹,可见花庵本系统影响之深远。

四、文献情境中朱彝尊、厉鹗的白石词摹习分径

白石词传世两大系统之间的面貌差异是否会影响后世读者的文学接

受? 从历代传播来看,花庵本所选白石词是晚明及清初白石词阅读的主

流,在这期间,不同时代读者对白石词的体认差别不大,直到《白石道人

歌曲》被发现才有了明显的变化。 当我们把视线从群体范围聚焦到个体

层面,关注真实读者,则能见出文献版本之别带来的文学影响。
白石词的传播从寻常阅读到个体精英式的搜辑、传抄、再创,清前期

八十余年最为活跃,朱彝尊、厉鹗作为浙西词派两代宗主,反映出两代人

的阅读差异,可称典型。 一般认为,朱彝尊论词虽推崇姜夔,在创作上则

“近张而远姜”②;厉鹗才是真正得白石神髓者。 学者多从内在意度层面

解释二人不同的师法与创造,若将目光转向文献接受层面,则能了解到,
朱彝尊活跃于顺治、康熙年间,康熙四十八年下世时,《白石道人歌曲》尚

未重新问世,白石词的传播以花庵本系统为主;而厉鹗则身处白石词全帙

重现的时代,二人在白石词阅读和接受上存在较大分野。
白石词的精细化阅读首先体现在版本的选择和使用上。 卓人月、毛

晋一代人视花庵本所选白石词为完帙,而朱彝尊在前人基础上对版本有

所选择并辑补多首,厉鹗以后版本的选择更加丰富。 从实物遗存来看,朱
彝尊应曾寓目石村书屋本《白石先生词》,并在南图本基础上辑有 58 首

白石词本;而厉鹗不仅披览过陈撰编刻本,还曾抄校楼敬思藏陶抄本《白

石道人歌曲》。 石村书屋本中有多枚“竹垞” “彝尊过眼”钤印,另有“癸

丑四月朱彝尊读过”等题识,但《词综》并未以此本作为白石词的选录底

本。 朱彝尊《词综发凡》中载录“姜夔《白石词》一卷”,按其名称、卷数,
当为汲古阁本;后文又称“姜尧章氏最为杰出,惜乎《白石乐府》五卷,今
仅存二十余阕也”③,其中“五卷”之名亦为汲古阁本载录,可追溯至《直

斋书录解题》所录“白石词五卷”,“二十余阕”的数目则有讹误。 《黑蝶

斋诗余序》亦云:“《白石词》凡五卷,世已无传。 传者惟《中兴绝妙词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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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夔著,夏承焘笺校:《姜白石词编年笺校》,第 250 页。
张宏生:《清词探微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 年,第 279 页。
朱彝尊、汪森辑:《词综》卷首,叶三、五。



所录,仅数十首耳。”①具体到《词综》所选的 22 首白石词,其异文亦多与

汲古阁本相同,因而可知,朱彝尊应是选用了汲古阁本《白石词》作为《词

综》的选词来源。 至于他后来编成的 58 首辑本,亦系自花庵本系统出。
厉鹗曾读过曾时灿本《白石道人诗词》并留下批校题识,今国图藏本诗集

下题“樊榭山民从宋本校,蓉裳录”②,系乾嘉词人杨芳灿据厉鹗批校过

录。 词集《满江红》校语辑录《后村诗话》,《一萼红》 《庆春宫》天头批语

抄自《澄怀录》,说明在当时的条件下厉鹗未能遍览全帙。 乾隆二年,厉
鹗终于得见《白石道人歌曲》,作跋语曰“白石歌曲世无足本。 此册予友

符君幼鲁得于松江楼君敬思家藏。 积年怀慕,获睹忻慰无量。 亟假手录。
旁注音律谱,一时难解,故去之,玩其清妙秀远之词可矣。 时乾隆二年四

月立夏日,钱唐蒹葭里人厉鹗”③,从而衍生出厉鹗抄本一支。 夏承焘曾

指出,今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小玲珑山馆本《白石道人歌曲》并非厉鹗本人

手迹,同时推测“厉氏得见楼敬思藏本时,或曾自钞一本”,该本应为“马

氏属人过录其本”④,因此附有厉鹗跋语。 同样过录自厉鹗抄本的还有国

图藏王增祥抄本,中有《白石道人诗集》一卷、《白石道人歌曲》六卷、《白石

歌词别集》一卷。 厉鹗抄本的特色在于无旁谱、卷二末有《砚北杂志》一则、
卷六末有《庆元会要》一则,并有厉鹗跋语。 此外,张奕枢本《白石道人歌

曲》序云“质之黄宫允 堂、厉孝廉樊榭、陆大令恬浦,先后重加点勘”⑤,说
明厉鹗也曾校勘过张奕枢刊本。 凡此数本,可见厉鹗一代人掌握版本的丰

富程度倍于前人。 厉鹗以后,利用《白石道人歌曲》进行校勘、研律、创作才

走进现实,凌廷堪、郑文焯皆为其中翘楚。
从实际创作来看,朱彝尊、厉鹗阅读的白石词文献面貌影响着他们的

“读写转换”。 以词调而论,朱彝尊模拟白石词调《暗香》 《疏影》 《长亭怨

慢》《惜红衣》《清波引》等,多在花庵本 30 余首范围之内,且多为咏物之

作。 得益于朱彝尊、柯崇朴等人康熙年间对白石词的搜辑,相关词调的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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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彝尊撰,杜泽逊、崔晓新点校:《曝书亭序跋　 潜采堂宋元人集目录　 竹垞行笈书

目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8 年,第 117 页。

 

姜夔:《白石诗集》,《白石道人诗词》,国家图书馆藏康熙五十七年(1718)曾时灿华

书屋刻本(索书号:08483),叶一。
姜夔:《白石道人诗集》卷末,国家图书馆藏王增祥抄本。
姜夔著,夏承焘笺校:《姜白石词编年笺校》,第 212 页。
姜夔:《白石道人歌曲》,国家图书馆藏乾隆十四年张奕枢松桂读书堂刻本,叶一。



用也体现在朱彝尊的词作中。 如平韵《满江红》系姜夔自创体例,朱彝尊

《满江红·送陆云士宰江阴》沿用此调,虽题材不同,但首句“仙令行时,
正柿叶、翻红满村”①与姜夔“仙姥来时,正一望、千顷翠澜”句式颇近,可
见其模拟痕迹。 相对来说,厉鹗对白石词调的采用则更加丰富,《樊榭山

房集》中不仅有花庵本存录的《疏影》 《凄凉犯》等调及陈撰本存录的《霓

裳中序第一》等调,还有朱彝尊辑本所无的《杏花天影》等调。
除了用调差异,朱彝尊、厉鹗二人对于白石词“辨体”方面的认识也

各具面目。 从朱彝尊、厉鹗对白石两首赋咏荷花之作的摹习,颇能见出二

人在各自文献视野下规模白石的畦径之异。 花庵本将《念奴娇》 《惜红

衣》连缀排次,长序均节略为“吴兴荷花”②,朱彝尊辑本的孑遗北大藏柯

抄本也依此例,《词综》所选《念奴娇》 《惜红衣》均题为“荷花”③,似为咏

物之什。 与之不同,《白石道人歌曲》 本两词分擘,《念奴娇》 位于卷四

“慢”下,《惜红衣》位于卷五“自度曲”中,两词均有花庵本所无的纪事性

长序。 朱彝尊集中有两首词与《惜红衣》 《念奴娇》遥相呼应,《绮罗香》
两首题作“康熙丁丑六月,舍南池上红莲作并头花,赋以纪异”,两词多撷

取白石词字面,如“翻赢三十六陂种”“那费桃根桃叶,隔江迎送”“一任冷

香吹梦”“水佩风裳”“闹红游戏”④等,以咏物为重心,变换多种典故描摹

荷花并蒂现象。 两词收入《茶烟阁体物集》中,反映朱彝尊对白石词《念

奴娇》《惜红衣》为咏物体制的认识与实践。 反观厉鹗集中的类似题材,
《樊榭山房集》中有《念奴娇》一首,有长序云“甲辰六月八日,予将北游东

扶,圣几饯予湖上,泊舟柳影荷香中,日落而归,殊觉黄尘席帽难为怀抱

矣,因用白石道人韵歌以志别”⑤。 与朱彝尊之作相较,厉鹗词中小序别

具一格,这与白石词长序声气相通。 厉鹗词中焦点也不在朱彝尊所注目

的“荷花”上,而是聚焦于小序所云的“泊舟”情境(姜夔词序“荡舟”),词
的重点在于记事、抒情而非咏物。 可以说,花庵本系统中简化的“荷花”
之题影响了朱彝尊的判断,而厉鹗则得益于《白石道人歌曲》 所见的长

序,步韵之作并不限于咏物体制之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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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,文献面貌的差异也影响着厉鹗词的“制序”行为。 樊榭对白石

词神理气味的心摹手追多赖于《白石道人歌曲》本保留的完整小序,如
《角招》小序与白石词均表达与友人分别的枨触心怀,“因用白石老仙自

度曲所云黄钟清角调者制一阕寄之”①;《一萼红》中,《花庵词选》将小序

删减为“人日长沙登定王台”②,而《白石道人歌曲》中保留原序,厉鹗序

中称“日与客登其巅(引者注:爱山台),苍弁清苕,奔赴襟舄,情味洒然,
如遇白石、草窗诸名胜于五百载上,乃歌此曲,以寄予怀”③,其中“苍弁清

苕,奔赴襟舄”正是从“着屐苍苔细石间,野兴横生”④脱化而出;《湘月》
一首,《花庵词选》题下注,“双调,即《念奴娇》之鬲指声也”⑤,并未录入

完整小序,厉鹗词中则为长序,且“大舟载酒”⑥与白石词序“大舟浮湘”⑦

情境相类,均为舟行容与之作,同样寓有词人的野逸风怀。
综上,朱彝尊与厉鹗作为精英式阅读的个体,能够自觉选择或摹习不

同版本的白石词。 白石词文献面貌的差异也决定了二人瓣香白石的用

调、辨体、制序之别。 花庵本系统删改题序及排次顺序,影响了竹垞对白

石词的读写转换。 厉鹗则在阅览白石词全帙的基础上,追摹程度更甚,尤
其在长篇小序与辨体认识的作用下,不仅催生出同类题材的书写,也促使

白石的精神风度得到接续。

结语

夏承焘校理白石词时曾谓:“宋人词集版本之繁,此为首举矣。”⑧在

白石词的众多版本中,花庵本系统一向乏人关注。 然而在实际阅读中,花
庵本系统占据晚明及清初白石词传播的主流。 本文所揭四种稀见明抄本

《白石先生词》即属花庵本一系,其中绍图本、石村书屋本、静嘉堂本三种

“阙两调”本为毛晋提出的明末“白石词盛行于世”之说提供了实物证据;
同出“阙两调”本的南图本在此基础上多有羼入之作,为清初朱彝尊辑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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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吸纳,是清代柯抄本、俞刻本、陈撰编刊本等抄刻本的重要源头,其中特

有的宫调信息又被《钦定词谱》采录。
传统文献学多以校勘为终极目的,寻求“精善”之本、力图还原“作者

本意”,因而古籍有善本、普本之别。 但在实际阅读中,占据主流的可能

反而是普通读本甚至残缺本,而这样的版本又直接影响着读者的接受与

认知。 明抄本词集或许并非精善之本,但同样可以反映文献在某一时段

的流播与阅读情况,还原文献传播与文学接受的动态过程①。 回归文献

阅读情境,关注“历史上真实的读者”②,则能更充分地体认不同个体在各

自阅读视野下的文学创作。 朱彝尊、厉鹗作为浙西词派的两代宗主,均奉

姜夔为圭臬,但由于各自所处时代的阅读条件不同,在摹习白石词的具体

创作上呈现差异。 揆诸早期浙西词派作者的时代,即便是创作盛时,也只

能得览花庵本系统白石词 30 余首或朱彝尊辑本系统的 58 首。 正如夏蒂

埃所说,“一文本所拥有的种种不同的社会和历史意义,无论它是哪种意

义,都离不开其呈现给读者的物质形式”③,文献情况的差异,决定了特定

时期作者群体的创作风向,这也能从客观条件层面为浙西六家词的实际

创作更近于张炎而非姜夔提供解释。

【作者简介】佘福玲,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。 研究方向:宋元明

清文学与文献、词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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